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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難與工會

⊙ 梅俊傑

 

據年初報導，中國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局長李毅中說，2006年中國煤礦特大事故的起

數將力爭比上年減少7％，事故死亡人數將力爭下降3.5％1。按官方統計，中國2005年煤礦事

故總死亡人數高達5938人，這意味著即使依照李毅中承認的「但要實現也不容易的」這個指

標，仍會有5730個礦工的生命在2006年嘎然消失。李毅中公布的「死亡指標」實際上傳達出

一個明確的資訊，那就是，主管部門在接連不斷的礦難面前簡直是束手無策，煤礦事故多

發、礦工大量死亡將繼續像幽靈一樣徘徊在國人頭上。

一 礦難頻發凸現已有措施的無效

事實上，即使李毅中不作此番講話，稍微細心的人也已經感到，官方應對煤礦安全的措施在

頻頻失效。2005年初，溫家寶總理面對陝西銅川陳家山煤礦「11‧28」特大瓦斯爆炸死難者

的家屬含淚說道：我們一定不能再讓這樣的悲劇發生。要對礦工負責，對人民負責，對後代

負責。」然而，在2003、2004年中國煤礦事故死亡6434、6027人的基礎上，2005年中國煤礦

的安全狀況並未見到明顯改善，全國範圍內共發生煤礦事故3306起，可謂此起彼伏。特別是

一次死亡十人以上的礦難起數反而比上年增加34.9％，死亡礦工增加66.7％。更驚人的是發

生了四起每次死亡超過百人的煤礦災難2。

2006年初，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新聞發言人黃毅說：「政府各個部門正在力求通過努

力，使2006年成為一個安全年，從而使李毅中能夠非常輕鬆地安排春節假日。」3然而，就在

春節長假期間的正月初四，中國開採設備最先進的「品牌礦井」──山西晉城煤業集團所屬

寺和煤礦還是發生了瓦斯爆炸事故，共造成二十三名礦工遇難，五十三人一氧化碳中毒。元

宵節前兩天，再傳礦難消息：河南鄭煤集團馬嶺山煤礦發生煤與瓦斯突出事故，十二人死

亡，三人失蹤。李毅中這幾次倒是沒有趕赴事故煤礦，但是，甚麼「安全年」云云都已不攻

自破，李毅中公布的死亡指標本身也已徹底否定了這種保證。

近年來，隨著礦難的頻繁發生和公開報導，國家對煤礦安全的重視調門提得還是很高的，應

對措施也出臺了很多。然而，落實的情況，即使不從實際事故死亡人數看，也顯然是效果很

差的。

2005年8月，在不到十天中，國務院就整頓關閉不安全煤礦和預防煤礦事故連發兩個規定，可

是，根據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下發的緊急通知，「截至2005年12月23日，湖南、重慶、四

川、陝西、甘肅、貴州、山西、黑龍江、雲南關閉和吊證的礦井數量不足計劃的三分之一，

而福建計劃關閉的三十個礦井一個未關閉。」4到2005年9月22日，官煤撤資大限期滿，但效



果並不理想，各地紛紛延長期限，直到歲末，據官方披露，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和國有企業領

導人登記入股煤礦的7.37億資金中，也仍有1.75億元尚未退出5。再例如，在黑龍江七台河東

風煤礦特大事故發生後查知，這個連續三年被評為安全品質標準化建設「明星礦」的國有大

礦的礦長和總工程師居然不知道國務院的上述兩個規定，於是便有了李毅中那句「你們連民

營小煤窯主都不如」的著名怒斥。最近這次發生事故的河南馬嶺山煤礦則按要求換發採礦證

還不到兩個月6。

從目前看，可以說，能夠想到的和做到的措施都在試：「6起特大礦難222人被追究」、「今

年煤礦停產整頓12999個」（均見《新民晚報》，2005年12月24日，第13A版，所引為文章標

題，下同）；「有非法礦的地方領導一律罷免」（轉見《報刊文摘》，2005年12月26日，第

一版）；「礦工死亡率納入地方政績考核」（見《東方早報》，2006年1月5日，第A13版）；

「人大擬修改刑法加大處罰」（見《東方早報》，2006年1月16日，第8A版）等等。在2006年

1月23-24日召開的全國安全生產工作會議上，溫家寶總理提出了要重點抓好的十個方面的工

作，包括健全和落實安全生產責任制；實行有利於安全生產的經濟政策；加快煤炭等行業改

革重組步伐；多管道增加安全生產投入；深入開展重點行業安全生產專項整治；強化企業安

全生產管理；加強安全技術人才培養和職工安全技能培訓；加大安全生產監管力度；加強安

全生產法制建設；改善經濟運行環境，減緩安全生產壓力。

目前已提出和已實行的措施不可謂不全面，然而唯獨見不到強化工會這樣的措施。溫總理的

講話通篇也只有這麼一句：「各級工會、共青團、婦聯等組織要發揮各自優勢，開展各種形

式的群眾性安全生產活動。」7工會在這裏還是放在傳統上的邊緣位置。事實上，就是在已發

生礦難的報導中，也很少看到工會哪怕是承擔安撫家屬之類的身影。在一個官方意識形態依

然崇尚「社會主義」的國家裏，這是讓人無比困惑、難以理解的一件事情！

二 工會才是真正的自動長效工具

我絲毫不懷疑國家領導人面對礦難死難者家屬時感情和言詞的真切，我也相信國家主管部門

的確是為了遏制礦難頻發的勢頭而在制訂各項安全措施。甚至我還可以相信，哪怕就是小煤

窯主也不願意礦難發生，畢竟按目前行情，死一個礦工也要賠付二十萬元，且不論其他可能

的處罰。但是，光有善良的願望是無濟於事的，同樣，光是出臺措施，甚或光用傳統的辦法

去落實措施也是難以遏制災難的。

需要正視的一個事實是，經過二十多年的市場化改革，煤礦企業像其他行業的企業一樣，所

有制結構已經多元化，即使是對國有的企業，隨著其自主權的擴大，國家的控制方式已經變

得間接和弱化了。使問題更加複雜化的是，由於經濟利益的驅動和腐敗的蔓延，地方各級政

府和煤礦企業對於中央政策的落實不可能做到不折不扣。煤礦安全問題現狀就典型地折射出

了這種市場化條件下的複雜格局。

既然這樣，中央在抓煤礦安全的問題上就需要增加自己的夥伴，加長自己的手臂，尋求行業

內的專門幫手。這個角色理所當然應該落在工會身上。人所共知，一切安全措施，不管設計

得如何到位，最終都需要貫徹到最基層才能見效。面上的安全措施，一定要結合各個礦井的

具體情況才能事半功倍。在所有各方中，最關心礦工安危的終究是礦工自己。因此，只有讓

礦工參與，才能為安全加上一道最有力的閥門。



當然，有人說，現在腐敗嚴重，相當一些地方的官煤勾結使得中央都無能為力，小小的礦工

除了自歎「誰讓你不幸生在中國」外，還能有何作為？也有人說，中國煤礦「從業人員結構

複雜，綜合素質差，管理落後」，怎麼能讓這樣的職工來參與管理呢？還有人說，現在農村

大量廉價勞動力隱性失業，礦工在礦主面前何來聲張自身權益的力量？再說，農民生活無比

困苦，不少礦工就是為了二十萬死亡賠償款也願意「鋌而走險」，又怎麼可能去為了自身的

安全而向礦主施加壓力？

然而，換個角度不難看到，正是這些因素使得工會變得不可或缺。只有以工會為核心，才能

把意志分散、力量單薄的礦工組織起來，才可望穿透在中央和基層礦井之間的政策梗阻。有

了真正集中普通礦工意志、忠實地為礦工代言、全心全意維護工人利益的工會組織，並且當

其得到中央的全力撐腰，礦工才能增強對自己權益的覺悟，提高自己的綜合素質，學習管理

的能力，獲得與礦主進行交涉的力量，從而參與到落實和強化種種安全措施的過程中。

也有人會說，中國煤礦的安全問題背後存在不少客觀因素，並非建立和強化工會組織所能立

即解決。確實，一些專家分析道，中國煤礦自然條件差，高瓦斯礦井數量眾多；大量小煤礦

生產條件惡劣，故而產量只佔三分之一，但事故佔到三分之二；煤礦安全措施方面長期欠

帳，累計需補充投入五百多億元；近年的能源緊張局面又使市場誘惑大為增加，生產安全被

迫讓路。甚至還有「研究機構在分析了二十五個國家工業化走過的歷程後得出結論，在人均

GDP一千美元到三千美元階段，確實是事故的易發期」（轉見李毅中一講話）。如此等等，不

一而足。

但是，即使上述論調都有道理，它們永遠也無法證明排除工會以後問題反而會改善。恰恰相

反，安全問題的嚴峻性更是呼喚需要各方，尤其是作為保護物件的第一線礦工的參與。可以

說，各種安全措施再到位，也只能說是具備了安全的「必要條件」，只有健全的工會組織才

是一個關鍵的「充分條件」。有了這個充分條件，其他必要條件才會當具備時則有效發揮作

用，當不具備時則會經由工人們直接爭取而逐步到位。簡言之，有了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工

會，才能把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總局領導在全國各地的到處「救火」變為制度化的經常性「防

火」，才能把幾十個人、幾百個人的主動性變為幾十萬人、上百萬人的主動性，才能把隔靴

撓癢變為抓到實處，才能把外力推動變為內在發動。這就是久違了的「發動群眾」的力量，

當然這種「發動群眾」是在制度建設的現代框架內進行的。

三 國際經驗印證群眾參與的有效性

事實上，管理部門在一定程度上也意識到了讓群眾參與的必要性。針對煤礦事故的瞞報問

題，國家煤礦安全監察局局長趙鐵錘2005年12月23日提出了三項措施：開設舉報電話、電子

信箱等；對舉報屬實者給予現金獎勵；對每一舉報均作核實與查處。據稱，政策公布後，舉

報線索明顯增加8。不過，需要指出的是，查處事故瞞報只涉及事故發生之後的問題，僅屬煤

礦安全措施中的一個微小方面，而且，舉報終究只是暗中的鉗制手段。有關方面更應更進一

步，利用工會這一制度化的公開手段，藉以群策群力地正面應對安全問題。

從國際經驗看，礦工參與管理是降低煤礦事故發生率的一個關鍵環節。今年年初，加拿大一

礦井發生火災，但是，被困井下的七十二名礦工全部獲救。事後，國內的報導和分析大多提

到了加拿大礦工參與管理的重要經驗。凡員工二十人以上（有些省要求十人以上）的加拿大

企業都必須成立「健康與安全委員會」，其成員一半來自僱主，一半來自僱員。委員會的職



能包括：進行安全檢查、參與事故調查、受理安全問題投訴。若發現工作場所有潛在危險，

委員會可立即要求停止工作，展開調查並要求立即整改，待問題解決後方可復工。再如，加

拿大聯邦政府勞工部有一下屬的「職業健康和安全中心」，其管理委員會便由來自政府、僱

主、僱員三方面的人員組成9。由此可見，加拿大的低事故和低死亡率，就如本次被困礦工的

全部獲救，並非偶然。

有資料顯示，「中國產煤量佔世界33.2％，但礦難死人佔80％以上。我國煤礦百萬噸死亡率

是澳大利亞的299倍，是美國的100倍，南非的30倍，甚至也是印度的10倍。」10在這些世界

產煤大國中，以產量僅次於中國的美國為例，1990－2000年，美國共生產商品煤104億噸，死

亡礦工492人，平均百萬噸煤死亡率為0.0473。2005年它共產煤超過10億噸，死亡煤礦工人僅

22人。當然，2006年的前5周內，美國已死亡煤礦工人19人。但這並不改變美國煤礦事故死亡

已降至很低水準的總趨勢。一般認為，成立於1890年的美國煤礦工人聯合會不僅推動實現了

礦工的八小時工作制、健康保險等等，而且它與每次礦難之後的社會輿論一起，共同推動了

煤礦安全的及時立法和有效執法11。

中國目前的煤礦安全工作偏偏缺乏動員礦工參與管理的制度安排，本來在保障職工人身安全

這一問題上大有可為的工會組織也限於極度邊緣化甚至癱瘓的境地。記得2005年底，當李毅

中在河北唐山劉官屯煤礦事故現場宣布了預防為主、停產整頓、關閉部分、重組再造、政府

合力等「六條措施」後，包括中國《緊急狀態法》草案專家起草組執筆人于安教授在內的安

全問題專家就提出批評，認為中國當前為遏制事故頻發勢頭主要遵循的原則是「政府中心主

義的」。他們認為：「必須改變『政府中心主義』，賦予社會組織和個人以提請調查的權

力，不能把安全監督的權力完全由政府壟斷。」12這的確是觸及了問題的要害，相信在他們

所說的社會組織中，工會自然應該佔有首要的位置。

需要指出的是，工會長期以來一直被弱化了，並沒有發揮法律所賦予的應有作用。如果說在

改革開放之前，由於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高度的一元化，這還具有一定合理性並情有

可原的話，那麼，在市場化轉型、企業利潤掛帥、外資大舉湧入這樣的背景下，再繼續讓工

會處於邊緣化狀態就很不合理且後果嚴重。除礦難之外，目前改革與發展中的不少尖銳問

題，如官員「屁股坐到了資本的板凳上」，損害勞動者利益；工資收入佔GDP比重過低，造成

有效需求不足；農民工工資被拖欠，並且成為職業病危害的高位人群；等等，都與工會組織

未能與改革開放同步發展大有關係。為了實現「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建設和諧

社會」、「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包括工會在內的現代制度建設將是必不可少和無法繞過

的。這也算是礦難留下的血的教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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